
2013 年 12 月 18 日 20:00，

我双眼紧盯在电脑前，麻木地

刷新。在将近 0 点的时候，终

于刷新成功，看到我的成绩，

我的执业医考试，通过了！第

二天一大早，我迫不及待地给

家里打电话汇报了成绩。

学医，成为一名优秀的医

生救死扶伤，是初中时期萌出

的理想。五年的临床医学专业

的学习等来了这一刻，我知道，

理想又近了一步。备考 9 月份

的笔试考试历历在目。

由于科室工作及平时学习

任务繁重，理论考试的备考从 7

月末才开始。从网上买来资料，

一开始先看了执业医“红宝书”，

边看边做题，发现基础知识太

多不过关，光靠资料不能理解。

遇到不懂的就翻课本看，每天

的速度很慢，每天都在惶恐不

安中度过。后来速度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沉得下心，复习也变

得有滋味了。

最后半个月的冲刺阶段，

我在网上买来模拟题和真题练

习。练完之后整个人的自信心

都被击垮了，好多选项都不能确

定，要靠自己朦胧的记

忆做选择。做完三

套卷子，只有

两份勉强及

格。那段

时 间 整

天神经

绷 紧，

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我把做

错的题一个个圈出来，看完解

析不懂的就翻书。把做过的试

卷重新一遍遍复习。直到进入

考场之前都带着一丝丝的绝望。

由于神经过度紧张，作答几

乎是在反复屏气中完成，直到考

完第一场，发现原来考得这么简

单，这么轻松。信心渐渐恢复，

在接下来的三场考试中，势如破

竹，在谨慎、紧张中顺利完成。

考完最后一场的时候，觉得整个

人都“瘫痪”了。

如今，每天忙碌于临床一

线的工作，每一位患者从入院

到出院，都似一场执医考试，

疾病的理论基础、临床技能操

作、医患人文沟通 ...... 医学路

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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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一等奖：3 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5 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

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10 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

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 名，2016 年全年《医师报》。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6 年全年

《医师报》。

异乡医客  收获满满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五普通外科  肝胆脾外科病房  苏洋

华盛顿大学已有百年历

史，其附属医学院在美国医

疗界享有盛誉，科研实力尤

为突出，从各地赶来求医的

患者也很多。

接收我访学的是肝胆胰

腺外科的教授，是位和蔼幽

默的美国人。有一次他请我

和实验室的部分同事到他的

湖边别墅，与他家人一起乘

坐他的游艇玩滑水，我用录

像机记录了下来，回来后借

助以前编辑手术视频的经验，

剪辑并配上了音乐和字幕，

送给他作为礼物。教授非常

喜欢，到处与人分享，并且

答应我可以对他有价值的手

术进行录像，这正是我求之

不得的。

在某些科室，未经允许

随意拍摄一张照片可能面临终

止访学资格的处理，能够获得

在手术室录像的许可，对外科

医生学习手术的帮助无疑是巨

大的。准备回国前，我专程向

教授告别并致谢。记得他握着

我的手说：“我的工作就是帮

助年轻人成长。”

负责实验室的是一位德

国裔教授，为人开朗，对其

所研究的内容非常乐观和自信，

科研态度严谨，容不得半点马

虎和应付。

有一次，我帮助另一位同事

培养用于生产蛋白的细胞，由于

教授担心细胞的质量，结果 20

多瓶细胞都被废弃了。当时我很

受挫，但也决心更加努力，决心

要培养出更好的细胞。慢慢地，

我培养的细胞种类和数量成为小

组里最多的，许多同事的细胞状

态不好时，都会从我这里传代过

去。教授也开始认可和依靠我的

细胞来生产蛋白。

经过同教授的讨论，我选

定了一个可行的研究分支，可

实验进程却不总是如人所愿。

曾经有一次，历时 2 个多月的

动物实验彻底失败了。随着访

学期限的临近，面临的压力也

逐渐增加，有时为了积累数据，

我会工作到凌晨 3 点。整个

实验室里空荡荡的，只有

自己穿梭于不同的实验仪

器之间。幸运的是，我

终于如期积累到了足够

的数据，在教授的指

导下，完成了论文的

撰写，也算是给访学

经历划上了一个满

意的句号。

虽然访学已结

束，但仍时常记起

那段经历。学校的旁边有一个

很大的公园，每天早晨上班时，

穿过公园里的一段小路，遍地

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太阳

暖暖地照着，天蓝云淡，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是每天上班路

上的一种享受。

转眼间，这一段经历已悄

然过去，可那段小路还时常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

那 小 路 上， 我 拍 打

过肩头的雪花，

淋 到 过 蒙 蒙

的 细 雨，

沐 浴 过

暖 暖

的

阳光。在那小路上，我走过四季，

记录下异乡求学的难忘经历，

背包里盛满的是收获，心里留

下的是充实的记忆……

本报 8 月 20 日第 2 版，“8·12 天津爆炸事故医疗救援纪实”一文中，

“张云鹏主任除参加自己医院救治外……”中“张云鹏”应改为“张卫鹏”；

第 5 版，“在天津医学大学总医院，早晨交班工作时……”中“天津医学大

学总医院”应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患者对医务人员是尊重和依从

的。但一到和平时期就没了。”中“就没了”应为“迅速弱化”。对以上失误，

向当事医生、医院和广大读者致歉。

补牙记——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  江苏 王洪武

不

知什么原

因，牙突然

疼起来了。

这天，我一

早就赶到一家口腔

医院。值班的王医师

让我张开嘴巴，先用镊

子尖头在我左上牙龈上

敲敲，没感觉。接着他又

在一颗龋齿里故意一击，我

“哇”地叫起来：“疼，钻

心地疼！”

王医师告诉我，你不是牙

龈发炎，而是这颗牙蛀了，得

补牙。

交费，躺下，注药。王医师

便将牙钻钻头伸到我的蛀牙里呼呼

地转动起来。因为打了麻药，疼痛

倒不觉得，只是那牙钻转动时喷出

的脏水，时而还夹着血水和杂质，

蓄在喉咙里，那滋味实在不好受。

好在王医师，见我皱眉难以忍

受，不仅动作加快，每磨一会儿，

还停手扶我拗身把嘴里的脏水“解

放”掉。

几经打磨，王医师撕了一些棉

花球，蘸了药水，塞进牙洞里，然

后在上面封了“条”。我正担心着：

这“毒药”锁在牙肚里怎行呢？医

师主动解释道：“请你今后三天，

再来三次。这中间要帮你换药。最

后一次才真正补牙。”

“为什么不一次补好？”医师

向我摇摇手：“补牙要有个过程。

先得磨牙，把蛀牙表面的腐烂组织

磨掉，好像自行车补胎，上胶水前

用铁刷子将该补的轮胎表层擦个新

鲜面，才能粘牢。药棉球封在蛀牙

里就是因它有毒杀牙神经的作用。”

最后一次补牙时， 我问医生能

不能帮我把右上的一颗不疼的蛀牙

也补一补。王医师看看说：“这颗

牙已蛀掉三分之二，补不起来了。” 

我继续央求：“你就多拌些补

牙的料子，像往钢筋笼里灌水泥一

样填进去。不平整也不要紧，只要

吃东西不塞牙就好了！”医师笑笑：

“补牙没那么简单，要分辨情况，

采取措施。你这颗龋齿，已深度损坏，

莫说不能补了，就是能补，不经打磨、

杀痛，径直补，是要发炎的！”

郭沫若语：“科学是老老实实

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不

懂科学，关在家里，自以为是，将

龋齿当牙龈炎治，显然不行。不按

科学，不讲程序，想一口吃个胖子，

也不行。

补牙如此，做其他事情不也是

这个道理吗？ 

神经紧绷走过医考路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黄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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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和林肯纪念碑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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